
静静守候你的到来
虽未预约，可我知道
在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你会不期而至
在雨后
在晨曦中

你如烟般而来
如烟般而去
但依然期盼着
在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那一丝欣喜
无须人知晓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0836-2835715 电子邮箱:wangcs555@163.com

康巴文学 3２０12 年 8 月 19 日 星期日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末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三十五岁了，才开始有了写的冲动，就想通过自己的视角，用纯朴的语言写一些事，表达自己的情感。 热爱大自然，喜好运动，喜爱和谐，讲原则也重感情，所以写作时讲求随心，希望能温暖地表达，更希望读者能温暖地感受
到。 二十多年与书相伴，喜欢和有孝心的、坦率的、有责任心的人交往；35 岁时终于将骨子里生成的一些东西付诸笔端。 我又开始向人生的另一个无法到达的终点进发。

文学感言：

到了四月底， 隔三差五地就有学生来请
假，都是说家里缺人手，要陪家里的大人赶牛
群到夏季牧场去，都是请四五天假，可是请了
后， 就再也没回的了； 眼看学生是越来越少
了，才觉不对，想和向秋老师商量一下。 一问
向秋老师才知，“学生到了牧场就准备挖虫草
了， 家长为了让子女挖虫草就不会再送学生
到学校了，直到虫草季节结束。 再过几天，学
生要给老师放假了。 ”向秋老师笑着说。 我不
禁也笑了：“学生给老师放假， 这可是头一回
听说哦。 ”可不管怎样努力，五月初就没了学
生。 没办法，只好给区教办写一封信：
尊敬的教办：你好！

截止 5 月 3 日， 学校已没了一名学生，我
和向秋老师依然守在学校， 但通过村长和家
长，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虫草季节结束之
前，学生已没有可能到校上课，再过两天村子
里剩下的就是不能上山的老人和小孩了，家访
也只能是个形式。

因此坚守还是放假请教办定夺，请尽快予
以答复。

顺祝教办工作顺利！
小坝村主任教师
5 月 4 日

给向秋老师读了一遍， 自已觉得也行，已
将学校目前的状况说清楚了，连同下一页一起
撕下。因为没信封，就将信对折整齐成四边形，
然后到路边去等，看是否有人到县城去；不一
会儿就等到几个到县城去的村民，找了个熟点
的捎去。

唉！没了学生好像也不知干什么了，得，还
是回去看我的书去。 可经过安珠家的园子时，
看到安珠在园子里拾掇鞍子。

“安珠”，下意识地打了声招呼，“你要去挖
虫草了吗？ ”

他抬起头来，“哦，是老师呀！是啊！准备明
天上山。 ”

“路远吗？ ”
他笑了笑：“半天时间就到了，老师愿意到

牧场上去吗？ ”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有点激动。
安珠放下手中的活走了过来：“我哪能和

老师开玩笑呢？ ”
到牧场上走走、 住一晚黑帐篷本来就是我

的一个梦想， 如果能挖到几根虫草更会让我欣
喜不已。

“我晚上给你回话行吗？ ”我已经非常渴望
这次的出行了，“我要到晚上才能做决定走与不
走”。

“行啊！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应该不是问题”。
“那好，我晚上来找你”。 “好的”。
到了傍晚，老乡带来了回信：学校放假十

五天，请村长做工作，务必在五月二十日前让
学生返校上课。

我那高兴劲是没法用言语表达的，恨不得
马上跑到安珠家。 不过还是工作第一，我给向
秋老师通报了一下情况，并征求了一下她的意
见，她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她要回家，而
我要上牧场。 请她给我家里带了个口信，说我
到牧场上挖虫草去了，叫家人别担心。 还请她
返校时别忘了帮我带点蔬菜粮食上来。

到了安珠家，他叫我带点面粉就行了。 睡
呢？他说不拿被子也行，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和
他们打挤，那还说什么呢，我爽快地答应了。临
走时，他说明天八点钟准时出发，顺利的话下
午四点就到牧场上了。回到学校我就把剩下的
十多斤面粉装到牛仔包里，还有两听午餐罐头
和一些海椒、萝卜、土豆我都一股脑装了进去，
知道牧场五月间还会下雪就把毛衣也装起了。
想最多一个星期就下来了，也就没装换洗的衣
裤，不曾想我差点没裤子穿。

第二天早早就醒了， 安珠跑来叫我去他家
喝茶。我拿起背包到了安珠家。安珠的妻子志玛
给我倒上酥油茶， 端来馒头， 她也和我们一起
走，只留下阿米婆婆和他们三岁的儿子。

和我们一起上路的还有安珠弟弟两口子，
安珠的邻居次称一家三口，三家的牛加在一起
有一百多头，混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到时他们
怎么分出自己的牛群。

随着小河旁的小路， 我们赶着牛群慢慢前
进。山谷渐渐开阔，树木慢慢稀了，草地就在我视
野里铺开，最后望不到头了，我的目的地也就到
了。

男的开始搭帐篷，女的收拾东西。之后，男
的就去看牛， 女的留一个在帐篷里烧火煮饭，
另两个去背一种可以铺到地上当垫子的一种
灌木枝叶，听说还可以阻隔草地上的湿气。 听
她俩说可能会挖到虫草， 我就跟她俩去了，路
上她俩说挖虫草其实不难，只要看到它怎么长
的，长什么样就行。按她们比划的，长在草丛里
的虫草，茶褐色如米粒高，离它一指宽用虫草

镐一按一撬就出来了。
吃完饭，天已黑尽。我们准备睡了，女的三

个睡一侧，四个男的睡一侧。可能是累了，我头
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 醒来时，她们三个已把
茶都打好了，看到我醒了，就过来给我倒茶。安
珠已经喝完一碗， 我躺在铺里喝了两碗便起
床。 到河边洗脸，水冰凉，不禁让我打了个寒
噤。回去吃早饭，他们叫我自个去挖虫草，说第
一次挖虫草就得这样，心想不是，但还是自己
一个人走了。

到昨天掰灌木枝的地方，我钻进灌木丛中
趴在地上，按教给我的方法，略偏着头慢慢地
向前扫视，搜寻那心目中茶褐色如米粒高的虫
草头；把一米见方的地看完就朝前爬去。 地上
是一层厚厚的黑色腐殖质，软软的，不是很潮，
用手撑在地上爬了好长一段路，也没发现想像
中的虫草头；索性坐下来休息一会，想了想是
不是自己错过了， 还是这地的虫草没长出来。
心有不甘，又朝前爬去，不多时，还真看到一个
如茶褐色如米粒高的东西。这是不是就是传说
中的虫草？ 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
指掐了一下，头给掐掉了，掐口上白白的，心里
一阵狂喜；我知道找到虫草了，拔出藏刀，离虫
草一指宽的地方插下刀，往上一撬，地裂开了，
虫草露了出来；它被一层泥裹着，严格点说不
是泥应该是腐殖质，不过虫的形状还是看得出
来。 仔细端详一阵才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起，
装在上衣口袋里。 找虫草的信心大增，可忙活
一上午就找到这么一根。

中午，达哇的家长也知道我来了，就来找
我，叫我到他们家去喝酸奶、吃糌粑，还让达
哇陪我挖虫草。他带我去的地方，挖虫草的人
特别多，我们俩就边找边聊，“老师你知道吗？
这里的有些大人知道虫草窝。 ”达哇抬起头来
看着我。“什么是虫草窝呀？”我一手支在草地
上，侧身坐下来。他跪立着：“就是一个地方能
挖到几十根或上百根虫草， 我们就叫它虫草
窝。 ”“哦，那哪个知道呀？ ”我有点感兴趣了。
他朝四周望了望， 悄悄地给我说：“只要是一
起出来，心不在焉，随时想掉队或想离队的，
八成是知道虫草窝的人。 ”真没想到小孩观察
得我么细致入微，“老师你看，那个土登，就是
穿红衣服的那个，肯定知道。 ”随着他努嘴的
方向看去，只见他正在脱离大部队，一转眼就
闪到沟里去，达哇示意我是否跟去，我也想去
看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点了点头，就跟达哇
往沟里跟去。

虽然尽量想不让土登发现， 可草原上怎
么躲人呀， 就连高高低低的坡上也只是草 。
不久 ，我看到土登趴在草坡上不走了 ，我俩
只好朝前走，从他旁边经过时，他给达哇说，
你不要跟起来，要不然我揍你哦。 没给我说，
实际上就是给我说了。 说完他就站起往坡上
走；我俩只好往坡下走，到了坡底，我俩开始
找虫草，没爬几步，我就找到一根。 他帮我用
虫草镐挖出来 ， 说刀在草地起不到多大作
用，还有可能弄断刀子；他还告诉我，大凡你
找到一根 ，旁边必有虫草的伴 ，那你就得眼
观六路， 悄悄地用虫草镐锄到第一根后 ，再
去搜索第二根，第三根，找到下一个目标后，
才能将第一根虫草挖出 ，如法炮制 ，不然人
多时 ，你挖到一根 ，旁的虫草便会被别人挖
去。 说着他就在旁边就找到一根。 那条沟不
错，我下午便挖到七根，达哇挖到十五根，还
是小家伙厉害 ，一天就挖到三十多根 ，我只
有八根 ，不过我已心满意足 ，原本就没报如
此大的希望。

第二天挖到六根。 第三天挖到十九根。 不
过裤子磨烂了；幸亏有志玛，她把裤兜撕下来，
给我缝补上，虽然有碍观瞻，却顾不得了，当人
不能讲究时，苦日子却是受得的。 第四天下雪
了，只好躲在帐篷里烤火；中午天睛了，却没挖
虫草，去过了一下骑马的瘾，欣赏那雪山、草地
的美景。我的轻松引来不少挖虫草人的羡慕的
眼光。 是啊！ 当了老师不用靠虫草来换一年的
花销。 第五天挖到九根。 鼻子花了，开始翻皮，
再不走，可能一脸都要换皮了。 晚上坐在帐篷
里数，有四十二根，拿回家作药用够了，也就下
了回县城的决心。 心想明天没人陪我，我也要
走，他们几个劝我多待几天，我去意已决，他们
也不再劝了。

第二天，我走得很快，下午便到了家。 几十
根虫草让家人着实高兴了一阵。 十天转眼就过
了，回到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来，我去找村长，村
长也还在牧场上。 只有等了。 有时到村里瞎逛，
看有没人上牧场，帮带个口信。 就这样学生最
终还是陆陆续续到校了，到六月初才回到正常
的教学秩序。 那一月补课补得是昏天黑地；那
一月有两个星期是没回家的，东西都是进县城
的村民给带上来的。 教学任务完成了，心里却
还是没觉得踏实……

纪 实

挖 的故事虫草 那天
站在桥上
倾听你的声音
没了春的乐感
也没了夏的浑厚
更没了秋的欢畅
只有越发的清澈

彻骨的冷
你试想冰冻
现在还是未来

冬日里
你明显地瘦了
经历了三季
你应有这一劫
不是宿命

我知道
你抗争过、愤怒过
这是你的本性
于不平处
自有浪花泛出

盘腿坐在
河心的大石上
感受着你
迷人的四季
可你何曾表白过

若谷的胸怀
如你此时
静静地流过

惊叹
河底的沙石如此清晰

诗 歌

作者简介： 汪涛，1973 年出生在巴塘县茨巫乡的一个小山
村；1982 年来到县城，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1989 年到康定
民族师范读书；1992 年参加工作， 在巴塘县小坝村小学任教，
1994 年调团结小学任教至今， 中间有两年到康定民族师范专科
学校进修。

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一）
一个在天之下，地之上
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总在要离开后
选择了回首
因为我知道
走得再远
挥不去的是喇嘛多吉山顶皑皑

的白雪
那里有阿爸的脊梁

一个在山之旁，水之边
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总在要离开时
选择了留守
因为我知道
走得再远
徜徉在心中依然是巴曲河水
那里有阿妈的茶香

（二）
曾
在二胡声声的日子里沉醉
优美的旋律衬托出
男人的刚强
女人的柔美

曾
在果香四溢的季节里游弋
杏子、李子、桃子
苹果、柑橘、葡萄
诉说着高原江南物产的丰饶

曾
陶醉在措普沟的山水
称奇于金沙江的河谷
在白狼的传说中热血沸腾
在大鹏的翅尖上一展羽翼

故乡，巴塘

常在五月里忧郁，或因生在五
月里，思考生命成长的点点滴滴。

（一）
麦子在冲积原上
抽穗、扬花
我在高原的风里
打了个冷战

就一月，从绿到黄
这岂止是颜色的变迁
生命的守望
又有多少个一月

（二）
杜鹃花

随消融的雪水
润泽你的肌肤

随山谷间的风
吹开你的笑颜
又是一年开
就在海拔三千米上的五月

白云为你动容
而我在你的脚下沉醉

何年
我也如你般绽放

巴塘无此地名。 可第一次到那
谷中，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不叫蝴
蝶谷叫什么呢？

星期六早晨到街上， 遇到阿吉
哥，便一同到中山台的露天茶摊上喝
茶；不一会儿，何哥、达哇哥、阿扎哥、
大尼哥相继而至；闲聊到中午，一同
吃了午饭，都说好久未聚，今天好机
会，阿吉哥提议弄几斤江鱼来，大家
齐声叫好。 达哇哥说他知道一处弄
鱼的好去处，在水磨沟村下面一道班
的旁边，还说到了自然就清楚了。 阿
吉哥找来一辆小车，我们几个坐上向
南而去。

越往下越窄，除公路下的河便是
两边的高山了。 幸好，这段时间的雨
水，将山滋润得娇美无比，很多时候高
原上的美就集中在这两三个月内；那
翠色欲滴的山色让大家兴奋不已。 到
了九公里（以距离来命名的地方，此地
是巴楚河水同金沙江的交汇处，巴楚
河水从县城到此刚好九公里），江水已
无限量占领了它该占领的一切高地
和滩涂，让水的威力尽显无疑。

说说笑笑便过了水磨沟（一自然
村名，不知出处，与藏语名无一点瓜
葛）。远远地就见到道班白色的房子。
平时没太在意， 只知道旁边有一条
河，公路下方有一条小路，小车刚好
通过。 路两边的围墙由石块垒成，只
见谷口有很多蝴蝶翻飞，“看，好多蝴
蝶”，我不禁喊出了口。 不仅空中，地
面也有很多蝴蝶聚集在一起；我们不
得不放慢慢速度，生怕惊扰和压死这
些小生命， 随后为防止蝴蝶飞入车
内，不得不马上把车窗关上。 后来由
于聚集在地上的蝴蝶太多却不飞走，
我们只得下车，几个人用手轻轻将它
们赶走；这时从里面跑出一小姑娘也
来帮我们，小车才得以开进。 进去才
知，往谷里买鱼只需走上 100 来米，
车停在谷口便可，我们几个对惊扰了
这些小生命都有些许的惋惜。

原来谷里只有一家三口，男的以
打鱼补贴家用，一家人却不主动上县
城去卖，将打来的鱼喂养在一个口径
两平米的深水池里，并引入活水，只
等买主上门。

他们几个人和主人在说鱼的事。
我和大尼哥拿起手机忙着照蝴蝶 。
可能是阳光太强烈，始终没能照出我
想要的效果，为不能将这壮观的场面
带走，深感可惜。 所见蝴蝶都是清一
色的，应该是同一科，其翅膀底为白
色，上如工笔画晕染一点淡绿和些许
黄色，翅上的脉络、身子、触须却是黑
的。 我问主人家：“这蝴蝶是不是从
别处飞来的？ ”听主人说，他们搬到
此处时，蝴蝶年年都是这样的，应该
不是从别处飞来的。

这时才发现谷里，在路的两边和
水池边种了不少的柳树和核桃树，在
这炎热的季节里让我们感到无比的
清凉；山谷右边有一条小溪，水不大，
可能是落差的原因，那潺潺的流水声，
可以将主人家几条狗的叫声淹没。 左
边主人家开了一片菜地，辣椒、卷心白
菜、莲花白、萝卜、土豆、葱子、大蒜等
长势挺好，可见女主人的勤快。

谷里没有手机信号， 且景致不
错，大家都觉得是个悠闲、娱乐的好
地方。坐在树下的小船上，阿吉哥说：
“早知道带个锅儿，要不可以就地来
个野炊就再美不过了。 ”是啊，我当
时就融入到了那场景中。 “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心情就在这时有
了真正的诠释， 在城市的喧嚣压抑
中，俱疲的身心得到放松，这里不失
为世外桃源。

带着不舍，我们坐上车子，女主
人和小姑娘为我们开道，可还是有几
只蝴蝶飞进车里，落在车窗上，达哇
哥和阿扎哥用手轻轻将它们呵护出
窗外。 出了谷口，我忍不住回头看看
那些蝴蝶。 在艳阳下飞来飞去的它
们，是多少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化身？

散 文

蝴蝶谷

今天，是央勒节的第三天。携妻
游龙王塘，除一睹藏戏的风采外，还
体验一个巴塘人对“送夏迎秋，欢庆
丰收”的喜悦心情。念念不忘的是龙
王塘西南角的那一泓泉水，《巴塘县
志》中称其为“龙眼泉”，其泉呈不规
则圆形，大泉直径在 2.5 米左右，其
下有一小泉，其间有一株桃树，再由
小泉下呈扇形流入巴楚河中 ，人们
用水大多取至小泉中 ，小泉直径不
过 １ 米 。 泉水四周绿树成荫 ，终年
流量如一 ，清澈见底 ，雨季亦不浑
浊 。 记得 1998 年洪灾 ，饮水困难 ，
大都跑来此处取水，其水甘冽无比 .
记得早些年 “香茗居 ”开张那段日
子 ，取此泉中之水 ，煮水泡茶为一
景 。 每到此泉前看水 ，便觉此水有
一种魔力 ， 你的一双眼会落入泉
中，不能自拔。 夏日里到此，有时还
可以从水底找到一种叫 “水木耳 ”
的植物 ，放入口中嚼 ，如木耳只是
略甜，不失为一美味。

坐在泉旁老树的根上，在疏枝横
斜间看它汩汩流入巴楚河，那份坦然
会油然而生。 掬一口在嘴里，让你远
离城市的喧嚣， 让浮躁的心归于平
静。常想“此水应在瑶池仙界中，常在
此间神仙也不换。”因此，大凡能到龙

王塘一游， 我都要到泉旁去坐一坐，
且美美地喝上一口，却从不牛饮。

天出奇地好。抬头看喇嘛多吉神
山，山顶上几朵白云胖乎乎的，在阳
光的关照下，显得越加白了，有种想
摸一摸的冲动。

走到桃园村时，远远的就听到了
“江嘎然”（藏戏团） 的鼓和钹有节奏
的敲击声，演员们按节拍跳动的身姿
便浮现在脑海里。 河对岸就是龙王
塘。白的、绿的、蓝的帐篷掩映在核桃
树、桃树、柳树丛中，煞是好看。 大桥
一侧是已停用的吊桥，桥上被印了经
文的“隆达”牵满；走过大桥，龙王塘
西侧一条水泥路直通白塔，白塔旁的
绿地上“江嘎然”的大帐下看戏的人
们已围坐成一圈。我虽生于斯长于斯
却是个戏盲， 所以只能图个热闹，沾
点庆丰收的喜气。 挤进人群，瞻望一
会后，便往西南角而去。

在一座座的帐篷间穿梭， 几经
来回，终于来到龙眼泉旁。泉依然那
样的养眼， 一双眼珠落入泉中再也
不属于我了。 可往昔的神韵已荡然
无存；只几个月，龙眼泉堆砌在水泥
石头池子中，没了往日的灵动，老树
的根亦包裹于其中。 一种从未有过
的伤感落入怀中……

龙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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